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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和尚的慈悲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班四年級	

釋知得	

	

序	

因果輪迴，只因執著纏縛，流轉生死。《水懺》開示中，最常聽到	

	

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	

心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	

	

這偈語表達了懺悔之意，真心懺悔，心亡罪滅即是空。對於經常參加法會的

人而言，並不陌生，這是一位老和尚告訴我的，一字一句都承載了他的關切與叮

嚀。老和尚與我故事，跨越了百年，驀然回首也就如此了。	

	

初次相遇	

故事開頭，還得從 2013 年正月底說起，有一青年進入黃色琉璃屋瓦的寺院，

踏上弘法之路，落髮僧裝貌堂堂。髮絲緩緩隨風落於地面，合十的掌心，祈願弘

法之路，如朵朵蓮花，步步踏實。	

那一夜，無數繁星正肆無忌憚地喧囂，我初次踏入僅屬於出家僧眾的寮區，

並沒有感到絲毫的不適應，一位同期落髮的同參，建議我：「趕快睡吧！明天我們

還要受戒呢。」隨後梳洗完畢，以吉祥臥，進入沉沉夢鄉。	

深宵的寮區，僅有一條靜謐的長廊，長廊的東、西兩側，各有寮房。老和尚

頂著夜色，悄悄來到我的房門口，走到床頭，盤坐於地面上，手持經本，諷誦著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夢寐中的我，被聲聲誦經聲喚醒，那聲音延綿不絕，吵得我無法安眠。帶著

煩躁之心，雙眼猛地睜了開，所見即是老和尚盤坐且專注的模樣。一瞬間呆若木

雞，眼睛直愣愣地注視著他。雖不解是何用意，但一日的疲累，睡意滾滾襲來，

不斷地加深沈重的眼皮，也就顧不上老和尚的誦經聲，一翻身捲了被子繼續昏睡。	

隨後的幾夜，老和尚總是準時出現。他一如既往地走到床頭，雙跏趺坐且誦

持《普門品》，直至黎明才闔上經本，靜悄悄地離去。歷經數個夜，我總在半夜醒

來，與眼皮抗爭，實在難以忍受，雖心中充滿了疑惑，不停想著：「是不是我欠這

老和尚什麼嗎？怎麼每天都出現，是什麼道理呢？」	

直至某一深夜，我終於按捺不住，就對老和尚說：「老和尚，您能不能消停些，

爾後我每一天都會誦持《普門品》，可以讓我好好睡覺嗎？」老和尚沈默了片刻，

便緩緩起身，離開了寮房。之後的夜晚，再也沒有見到他的身影。	

我的承諾不敢忘記，日後精進誦持《普門品》，而我與老和尚的相遇，也僅在

簡短的一句話裡，劃下短暫句點。	

	

頑固之徒	

隨後的出家的生活，不比在家之時，種種威儀、思想的訓練，無一不是培養

僧眾的品德教育，更是肩擔起如來家業，當中行、立、坐、臥四種威儀，不僅能

收攝修行者的身與心，更能使在家眾信眾生起對學佛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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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晨起，黎明還未灑落窗內，板聲尚未甦醒，老和尚牽著一匹白馬，一襲

紅祖衣，散發一股肅靜的氣息，再次到來。	

老和尚踏入寮房，眼前所見，即是我攤平了身體呈現「大字型」睡樣，黃澄

澄的棉被，也半截掉落於地面，剎那間老和尚金剛怒目，喝斥著說：「身為出家人

一點威儀都沒有！」我帶著一眼的朦朧，在棉被裡摸索，拉了拉被單，一轉身吉

祥臥，又睡了下去。老和尚搖頭嘆了嘆氣，轉身又一次離開了，牽著白馬探尋著

我之後的出路。而我正待入夢之時，忽被隨後陣陣的早板聲驚醒，劃破了大地的

寧靜。	 	

次日夜裡，老和尚一席灰色長衫，炯炯目光臉帶笑意，向寮房走去。他掃視

了一周，喚醒睡夢中的我，這樣說：「待僧學院學成之後，你將前去上海。直到圓

滿那日，會有你該了結的因緣。記得切莫執著、慢心，要精進修持，常行懺悔之

法，一切的因緣，自有了結的時候。」我心中不禁一怔，下意識點了點頭，又搖

了搖頭，暗自思索：「為什麼我要聽你的，我才不相信呢！」老和尚默然了起來，

良久之後，便轉身離去。我靜靜的看著他離去的背影，想著要如何避開他所說的

話。	

	

初離別	

隨著僧學院的學習，我來到了派遣的時刻。	

常住關切的詢問：「你想去哪裡學習呢？心裡有什麼想法嗎？」	

我想了一想，誠懇的說：「末學在僧學院學了三年的日文想去此處學習，但凡

事還是隨常住安排。」	

待片刻之後，常住說：「這樣吧！待九月結束，隨著竹居法師去上海。」聽了

那話，我驚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腦中望著那句「上海」發愣，心中

暗自嘀咕：「怎麼還是逃不過，我都這樣說了。」不免煩躁了起來。	

時間很快來到了九月，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搭上前往大上海的飛機。初

次嚐到離別的滋味，雖心中惴惴不安，可當步伐落在了這片土地之後，所見之處

是極具現代化又不失中國特色的上海，不免感到欣喜，對著未來充滿期待。	

	

累劫因緣重	

當夜，拖著行李，踏入僧眾寮區，一面念叨說：「以後就要在這裡弘法了。」

心中總是充滿了疑惑，卻也滿是憧憬。	

夏天的夜晚，室外光亮如白晝，一顆顆的星星，都沒入了星空，老和尚悄悄

來訪，在寮房外對我這樣說：「一定要精進，切莫放逸！」我還是那不可一世又驕

傲的樣態，暗自說：「真是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我五堂功課正常，不用擔心啦。」	

隨後的幾個月，來到了秋冬之季，我以為能適應上海的天氣，殊不知好景不

常，皮膚上開始搔癢起疹子，並出現無數一顆顆會癢的小水泡，從腰部延伸到後

背。初期僅當是過敏不予理會，隨後逐漸蔓延到碰水就疼痛難耐，又痛又癢，盥

洗都非常困難，藥石無醫。	

某日深夜，突感呼吸不過，幾乎要喘不過氣，窒息感席捲而來，渾身雖蓋著

厚重的被子，卻深感寒冷無法下床，此時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我提起了佛號，

一聲聲稱念，不禁淚如雨下，哽咽的聲音念著佛號，僅想讓心更為安定。	

一道身影緩緩出現，老和尚默默地走到我旁側，表情看起來相當不捨，感嘆

的說：「不是要你懺悔嗎！你看你不信，還不趕快到佛前懺悔。」此刻身體感到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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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四肢也逐漸有力，我拖著沉重的身體，扶著壁面來到大殿的牆角邊，一雙膝

蓋跪地，頭面頂禮，在佛前悔過認錯，並一遍遍說著：「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

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今對佛前求懺悔。」	

直到清晨，身體逐漸感受到輕安，便轉頭詢問老和尚：「為什麼我會這樣呢？

您能不能告訴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老和尚搖頭的說：「不是要你懺悔嗎！你又不信，必遭苦果。我帶你去看看

吧！」	

	

捕蛇人	

廣西有一處小村落，村裡皆是捕蛇人。該村四面環山，地處濕熱，到了夏季

更是巨蛇、蟲蟻聚集。	

村中都是捕蛇人，到了夏日，為了掙錢，捕蛇的人也就多了，而這當中，也

包含了大漢。捕蛇有一法則，不捕母蛇、幼蛇，也就是不能屠殺殆盡，殘害生靈。	

那日，大漢山上捕蛇，靠著積累下來的捕蛇經驗，很快便發現蛇的行蹤。在

一處草叢中，往深處去，地面上出現越來越多的蛇脫皮後的蜕皮。一路循著蜕皮，

果真，在不遠處的山丘，裡面盤聚一條黃褐色大蛇與無數小蛇，本著捕蛇法則，

這是一條母蛇與無數幼蛇，不應捕獵，卻因一時貪心，便捕了回去。	

一間茅棚內，裡面是大漢右手舉起，重擊桌面的聲音，動作匹力撲六的好像

切菜一般，手持大菜刀輕快的砍向某物，隨著木砧板上的起落，孰不知砍向的便

是體長數尺，頭部長，口大，黃褐色帶有斑點的母蛇。身旁是如笱一般的竹籠，

裡面還有如數的小蛇在裡頭盤聚。	

老和尚搖頭並感嘆的說：「這就是你造的業，他們一家子都被你趕盡殺絕。上

天有生之德，你豈有惻隱之心？」	

我錯愕的望向木砧板，不僅沉吟著：「難道我是那大漢，那大漢是我！」過了

半晌，心中懊悔萬千：「我既如此的狠心」，當即慚愧不已。	

老和尚無奈的說：「之前一直讓你懺悔，就是因為我深知你過去所造的罪業。

若不懺除，必奪你性命。你要知道如是因，如是果，因果絲毫不昧。你身上所經

歷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我自責的望向老和尚，並追問：「我該怎麼做才好呢？他們因為我的無知、貪

心，沒了性命，我這樣迫害生靈，該怎麼辦才好？」	

老和尚抬頭望向了天空說：「曾經做過的事情，並不會消失，好好發願懺悔吧！

你去禮拜《水懺》，也許能夠幫助你。若有誠心，必能化解。」我雖直直發愣，卻

也在此刻，心中落下肯定的決心，默默發願。	

	

解冤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日後的日子裡，晨起拜經，平日稱念佛號，夜晚

匍匐在佛座前，禮拜《水懺》。	

半年過去了，恰逢禮拜 108 部《水懺》那日。	

我回到寮區，手碰觸門鎖，房門開啟那一剎那，時間似乎靜止了。眼見是比

人還高的黃褐色大蛇，他蜿蜒盤旋在地面，微微吐著舌頭，昂頭的望向我。此時，

便深知是化解的時刻，望向大蛇，並告訴他：「我們去大殿吧」。	

隨著禮拜諸佛、發露懺悔、發願迴向，將 108 部《水懺》圓滿，並真誠地道歉：

「願大蛇原諒我曾經所犯的過錯，隨佛號聲往生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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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時，大殿變成黃金色的稻穗閃閃金光，大蛇也載著光，離開了。	

隔日，身上的小水泡消失的無影無蹤。	

	

驀然回首	

入佛門前不知愚鈍，入佛門後才看到昔日的自己，過去種種猶如昨日死。感

念種種因緣與難遭難遇，若無此因緣際會，豈有現在入佛門的自己。	

老和尚的慈悲教誨，在一次次的善誘之下，使頑固的我，得以在塵世中，見

到光明。老和尚如陽光般燦爛的慈悲，照亮我內心深處的溫暖與柔韌。這一份慈

悲，猶如蓓蕾，悄悄然於心中生根發芽，待時光的沈澱之下，得以開花結果。	

若還有機會，再次見到老和尚，必當感恩戴德。他的慈悲如燈塔般的閃耀，

指引我走過迷茫與困頓，帶領我找到身心安定之所。	


